


洛神红茶

蔡智恒

简介
念高叁时，爱上了洛神红茶。为什幺爱？我却说不上来。也许只是一种习惯，习惯到根本不能习惯没有洛神红茶的日子。那其实是一段平淡无味的岁月，日子像条直线，没有高低起伏。生活中的唯一味道，就是洛神红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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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外面租房子。

四坪左右的房间，书桌左边的窗户外是长荣女中，右边的窗户外也是。书桌的後面有张单人木板床，其馀的空间被教科书和参考书所填满。偶尔还会有住在家里的同学寄放在我这儿的PLAYBOY。我生活的空间很简单，於是生活的形式也不得不简单。

衣橱呢？

算了，那东西没必要。反正每天都得穿同样的制服。聊表安慰的是，制服还有分夏冬两季。所以日子虽然没有起伏之分，却有冷热之别。正如我的心情般，没有起与伏；只有冷与热。

其实我住的地方，以现在而言，算是违建。因为是顶楼加盖。人不能做到顶天立地，起码住的地方也该顶天。顶天的房间，夏天更热，冬天更冷。古诗有云：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而我对气候的反应，可能还比鸭子敏锐。

每天放学後，坐在书桌前，我都会冲杯天仁的洛神红茶包。它伴我Ｋ完法拉第定律、亚佛加厥学说和卡氏座标的叁维直线方程式。书愈难念，茶愈喝得凶。喝到後来，我常忘了是为了念书而喝茶，还是为了喝茶而念书。

房东住我楼下，有一个太太，叁个小孩。该怎麽形容我的房东呢？和蔼？和气？和善？随和？……好像任何跟“和”字有关的形容词都不贴切。因为我几乎从来都没有看见他笑过，即使只是微笑或浅笑。但他对我的关心，却远超过我每个月付给他的房租的价值。我甚至相信，如果我没付他房租，他也依然会如此。不过虽然我是自然组的学生，但我只在学校做实验，不敢对房东做实验。

房东太太就很好形容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所以可用跟“和”字有关的形容词。她是个很普通的中年妇女，没有工作，常拿些手工艺回家赚点外快。叁个小孩中，老大是个小我一岁的女孩，念五专二年级。老二和老么都还只是国中男生。

说说我跟房东女儿第一次的见面吧！在八月某个酷热的晚上，我下楼缴房租。“1500？我没零钱ㄋㄟ。明天再拿钱上去找给你？”房东太太应门微笑说道。“嗯…我可能需要这些零钱吃饭，能不能…”我不好意思地回答。“呵呵…好吧。我出去买东西找开，你先进来坐一会。”

房东太太请我在客厅坐下，并打开电视机，然後下楼去。电视机里的女歌星卖弄风骚地扭动臀部唱着歌，大概是想转移观众对她歌声的注意力。我有点受不了，只好起身四处看看。这是一间很典型的30坪公寓，叁房两厅一卫，没什麽陈设，却有点凌乱而拥挤。房东太太对我也真是放心，现在屋里没人，难道不怕我偷东西？

“Do…Re…Mi…Do…Re…Mi…”

咦？怎麽还有杨林的歌？更夸张的是，还唱得比杨林难听。顺着歌声，我又来到浴室门口，也听到了夹杂在歌声中的水流声。“妈！浴巾在哪？”一个女孩突然打开浴室的门，大声喊着。我吓了一跳。不过不是因为她的歌声或叫声，而是因为她的穿着。她只穿内衣裤。而内衣者，胸罩也。

在我来不及判断她的内衣品牌与罩杯大小时，她又尖叫了一声，迅速地关上门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红烫着脸回到客厅的沙发。电视机里的女歌星刚唱完歌，摆着一副好像刚被雷电劈到的姿势。时间彷佛静止…浴室的水流声和歌声也静止。唯一活动的，大概只有电视机的声音和我的心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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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当房东太太开启铁门回来时，我像是只突然被惊吓到的猫般，直立起身子。

“喏…300块找你。别客气，坐着看电视呀！”房东太太依旧微笑着。

“嗯…谢谢。我该上楼念书了。”做了亏心事的人，当然想逃离案发现场。

“别一天到晚念书，再坐一会，我去切点水果。”

她没发觉到我的异样，提着可能是刚刚下楼买的东西，往厨房走去。

厨房里传来用刀子切东西的声音，听起来却让我觉得有点心惊胆颤。

“来…这是刚买的西瓜，你吃吃看。”房东太太用牙签串起一片西瓜，递给我。

“嗯…谢谢。”红色的西瓜，让我联想到我的脸是否也如此鲜红？

“蓉！…蓉！…赶快洗完澡出来吃西瓜。”

房东太太即使扯开喉咙喊人，也是微笑着。

“妈！…你…你来一下。”浴室里传出来的声音虽然响亮，却有点迟疑。

房东太太只是把头别过去，提高音量说：“要拿什麽呢？直接说啊！”

“你来就是了嘛！”浴室里的声音好像顿了顿足。

房东太太走到浴室旁问：“到底要拿什麽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……”我听不到浴室里的声音，她会告状吗？

我拿着牙签的手，似乎有点发抖。该马上溜吗？

“浴巾我昨天刚洗，晾在阳台。真是的，拿浴巾有什麽不好意思的。”

房东太太一边嘟哝说着，一边推开了阳台的门。

“西瓜甜吗？”房东太太又回到客厅的电视机前。

“嗯…很甜。”我心虚地应着。

还好，她不是问她女儿的身材好吗？这让我松了口气。

“课业很重吧!?听我先生说你总是念书念到很晚。”

“没办法，已经升上高叁，明年就得参加联考了。”

“书要念，身体也要顾好。以後可以常下来看看电视，不要客气。”

“好的。林妈妈，我想我该告辞了。”

“再坐一下嘛！你还没见过蓉吧!?待会介绍你们认识。”

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她，我已经不只见过蓉的“面”了。

“蓉！…你洗很久了喔！…快出来！妈介绍蔡同学给你认识。”

我是急着想跑上楼，蓉大概却是拖着不想走出浴室。

经不住房东太太再叁催促，浴室的门终於缓缓开启……

“我的大小姐，你澡洗得有够久。快来吃西瓜。”

蓉低着头，缓缓走到房东太太身旁坐下。

“蓉，干嘛低着头？看到帅哥不好意思吗？呵呵…”

房东太太用手肘轻轻推了推她：

“她叫蓉。玉字旁，秀气的秀；草字头，容貌的容。”

“嗯…你好。我叫志鸿，志气的志，江边一只鸟的鸿。”

蓉勉强挤了一个笑容，然後有意无意地，将视线移到了电视机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…”房东太太指着电视上的胡瓜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我和蓉却不觉得哪点好笑？

“我该去洗衣服了，你们聊聊。蔡同学，吃完西瓜才可以上楼喔！”

说完後，房东太太就起身往阳台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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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了房东太太当润滑剂，我和蓉同时把电视机当作视线的避难所。遥控器、我、蓉，刚好构成一个正叁角形，而叁角形的重心就是那盘西瓜。该来的总是要来，因为有节目就会有广告。就像有鲁莽就该有道歉一样。

“嗯…嗯…刚刚…真对不起。”我终於想通了这层道理，鼓起勇气向蓉道歉。

“没关系。你也不是故意的。”

蓉的声音出奇地低，很难想像她刚刚在浴室里引吭高歌的雄风。

“你家蛮…嗯…蛮不错的。”随口胡诌了这麽一句，打发看广告的时间。

“你就是楼上刚搬来的一中学生？”蓉的开场白，比我有意义多了。

“对啊！原先租的地方房租涨了，因为那个房东说他儿子想吃猪肉。”

“想吃猪肉跟房租涨价有什麽关系？”

“所以他需要更多的钱帮他儿子买猪肉啊！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…”蓉突然笑得不可遏止。

尴尬的天敌，果然就是笑声。蓉一笑，我僵硬的表情终於得到了松弛。

“你说你叫蔡志……？”

“志鸿。江边的一只笨鸟。”

“呵呵…哪有人说自己笨的。”

“我这是就事论事，不是做人身攻击。”

我也笑了笑，用牙签插起了一片西瓜。

“你觉得我歌唱得怎样？”

“嗯…不错。丹田很好。”

我原本想说：与她的身材相比，她的歌声实在不算什麽。

不过我仍然保持只在学校做实验的习惯，不拿自己的生命做实验。

“跟你说喔！下个月我们学校有歌唱比赛，我有报名ㄋㄟ。”

“嗯…那你要多加油，你很有希望。”

“呵呵…谢谢你的鼓励。”

果然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，听不出来我的意思是：你很有希望看别人得奖。

吃完了最後一片西瓜，我擦擦嘴巴，准备上楼。

“你一定很喜欢吃西瓜，对吧!?不然怎麽有办法一个人吃下一整盘西瓜。”

“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都没吃。”

刚刚太紧张，急着想完成房东太太交付的任务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吃掉一盘西瓜！

“呵呵…没关系。下次我妈买西瓜时，我再叫你下楼来吃。”

上了楼，脑海里还一直存在着蓉突然打开浴室的影像。

於是我闭上眼睛，收敛起心神。不是为了忏悔，而是为了努力地回想。

红潮虽然已从我的脸上褪去，却出现在我的考试卷中。

因为隔天的物理考试，我只考48分。

原来看到女孩子的胸罩，就是一种“凶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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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的日子，仍然跟以前一样，只是偶尔会想念起蓉的笑声。

可能是遗传吧！她的笑声和房东太太一样，都令人感到温暖而舒畅。

如果真的可用阳光来形容笑容的话，那麽蓉就像朝阳；而房东太太则是夕阳。

房东虽然像阴天，但仍让人觉得凉爽。

不像我的物理老师一天到晚下雨刮风兼打雷。

又拿起一包天仁的洛神红茶包，走出房间冲热开水时，却发现开水没了。

再等等吧！房东每天都会亲自烧开水，然後提上楼来加入热水瓶中。

我还是回到房间，继续演算那道数学题目。

算了叁遍，每遍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大概是茶瘾犯得凶，心浮气躁吧！

头昏脑胀间，听到外头的脚步声…我兴奋地拿起茶杯，打开房门，却看到蓉把热水倒入热水瓶。

“嗨！江边的笨鸟！”蓉笑着跟我打招呼。

“咦？怎麽是你？房东呢？”

“我爸妈去吃喜酒，我爸交代我今晚要烧开水提上楼给你们喝。”

“嗯…你爸真好。希望你不要向你爸说你想吃猪肉。”

“呵呵……你果然是只笨鸟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你住的房间以前是我在住的！”

“真的吗？难怪我总觉得我的房间有股说不出的气质。”

“呵呵…大笨鸟。”

“那间…”蓉指着我隔壁右手边的房间：“以前是我大弟住的，现在住个二中学生。”

“嗯…那麽我左手边的房间自然是你小弟以前住的罗！”

“呵呵…你不笨嘛！现在住的是你学弟，今年升高二。”

“嗯…那我们算是很有缘了。”

“你在泡什麽？”

“洛神红茶。要喝吗？”

“好呀！谢谢。我可以参观你的房间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打开房门：“你先进去随便坐，我再泡杯洛神红茶给你喝。”

“你不用先收拾一下吗？万一我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呢？”

“不用啦！我的房间秉持你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，既单纯又乾净。”

“呵呵…你真会说话。”

“你房间东西好少喔！都是书。”

“嗯…没办法，我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。”

“你说话怎麽都是嗯啊嗯的，真好玩。呵呵…”

““嗯”，发语词，无义。就像“夫”或“盖”之类的语首助词，都无意义。”

“呵呵…你一定念书念到脑筋有问题。”

“嗯…我脑筋是有问题，不过跟念书无关。”

我把一杯洛神红茶递给她：“喝喝看吧！”

蓉象徵性地吹开杯口冒出的热气，喝了一口：“哇！酸的！”

“会吗？”我也喝了一口，纳闷地问：“不会啊！哪会？”

“呵呵…看来你不只脑筋有问题，连舌头也有问题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再仔细地喝一口，除了茶叶特有的涩味外，我实在不知道何谓酸？

“可能是你已经喝习惯了吧！”蓉帮我下了结论。

习惯？什麽叫习惯？

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，

在校门口那家贵死人的早餐店跟一堆人挤着买馒头和豆浆；傍晚六点半放学回来，

到长荣女中附近包个便当，顺便看看青春亮丽的高中女生；晚上十点半下楼去巷口面包店买条刚出炉的鸡蛋吐司，然後在旧书摊翻翻过期的时报周刊；凌晨十二点在顶楼阳台种满芦荟的花盆旁边，诅咒物理老师将来的儿子没屁眼，或是他将来根本没儿子。

对我而言，这才叫习惯。

而洛神红茶是我的生活，不是习惯。

因为如果习惯变了，我的生活只会变得不习惯；但是如果生活变了，我就会变得不习惯生活了。

若真要说喝洛神红茶只是习惯，那麽习惯一定是种非常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习惯不仅可以影响我对生活的忍耐度，让我失去喜怒哀乐的情绪；习惯也能影响我的味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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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後，我每次喝洛神红茶时都会顺便想起蓉，并试着体会蓉所说的“酸”。

也许是因为蓉的笑容太甜美，我根本体会不出洛神红茶的酸味。

後来我甚至开始不在洛神红茶中加糖。

而蓉自然也随着洛神红茶而进入了我的生活。

那年的中秋节，有叁天连假，我却没回家。

房东上顶楼阳台浇花时，看到了我。

“你怎麽没回家？”

“我想多念点书。”

“那晚上记得下楼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”

“嗯…这……”

“就是这样了。”

房东的好意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但又鼓不起勇气下楼按电铃讨饭吃。

在犹豫间，蓉上楼来敲我的门：

“大笨鸟！吃饭罗！”

“嗯…我…嗯…”

“还嗯什麽？我们在等你ㄋㄟ。别不好意思，一起吃饭吧！”

蓉半推半拉地带我下楼。

“爸！笨鸟下来了。”

“蓉，怎麽可以叫人笨鸟？要叫蔡大哥。”

“蔡大哥……”蓉刻意拉长了“哥”的尾音，并朝我吐了吐舌头。

“蔡同学，坐下来吃饭吧！千万别客气喔！”房东太太很温柔地说着。

席间的闲话家常，并没有刻意绕着我打转，也许对她们而言，我不像是客人。

中秋节晚上的这种吃饭方式，让我有属於这个家庭中一份子的错觉。

倒是在饭後，房东太太询问着我的家庭背景和求学状况。

偶尔房东会补问一句，而蓉总是专注地聆听，并扮演着搅局的角色。

“爸！我们上顶楼去放鞭炮好吗？”蓉开口询问房东。

“好吧！不过不要吵别到人。”

“耶！笨鸟，上楼吧！”

在房东刚要纠正蓉时，蓉拉着我和她的两个弟弟，拿了鞭炮便往楼上跑。

在顶楼放鞭炮是很惬意的，而且冲天炮的目标可以直指月亮。

蓉是那种人家吃米粉而她在喊烫的那种人，喜欢放鞭炮，却又不敢放。

每当拿起香要点燃冲天炮时，她的手便会发抖，使得那支香看起来像钟摆。

“蔡大哥，我们朝她们放冲天炮好吗？”

蓉的小弟指着一群在长荣女中操场散步的人。

“不行啦！爸说不能吵到人的。”蓉的大弟毕竟年纪比较大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是放鞭炮“打”人，不是“吵”人。”

“呵呵…臭笨鸟，我弟弟们会被你带坏。”

蓉虽然嘴上这麽说，但最後点燃冲天炮引信的人，却是她。

放完了鞭炮，蓉的弟弟们便下楼去了。

而蓉则靠在阳台上的围墙看着月亮，嘴里还哼着歌。

我往她走过去，蓉回头说：

“笨鸟，中秋节快乐！”

“嗯…你也中秋节快乐。”

“今晚的月亮美吗？”

“今晚的月亮…嗯…真是圆啊！”

“呵呵…大笨鸟，讲这种无聊话。我要下楼了，晚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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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假的第二天，台风直扑台湾西南部，在顶楼的我，有如狂风中的一片落叶。

在风雨声中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……“大笨鸟！你下楼来避一避好吗？”

“已经很晚了，不方便吧!?”

“我跟我爸说过了，他说你今晚可以在楼下睡。”

“嗯…可是…可是…”

“快啦！我们还可以一起玩扑克牌呀！”

蓉一直催促着，我只好穿上外套，跟她共撑一把伞下楼。

房东和房东太太都已经睡了，我、蓉、和她的两个弟弟，坐在蓉房间的双人床上玩起桥牌。

蓉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差不多大小，而且巧的是，刚好在我房间正下方。

她的房间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墙壁还漆成粉红色的，贴了几张杨林的海报。

她自豪地说是她自己漆的。

在玩桥牌前，蓉偷偷告诉我：“待会我们一组，”然後放低音量：“玩牌时，拉头发代表黑桃；摸眉毛代表梅花；指心脏代表红心。”

“那方块Diamond呢？”

“那就指你好了。Diamond有“呆”的音，反正你叫笨鸟嘛！”

“你跟自己的弟弟打牌也要出老千？”

“当然要罗！事关一只手扒鸡。而且赌场无姊弟，记住了。”

有了这种“默契”，我和蓉在玩牌时便占了上风。

蓉兴奋之馀，又开始唱起：“Do…Re…Mi…Do…Re…Mi……”

我再听了一次，果然蓉的歌声中，可以被称赞的，只有丹田而已。

咦？我今晚怎麽不想来杯洛神红茶呢？

望了望蓉，也许不是我不想喝洛神红茶，而是已经喝得过瘾了。

因为蓉就是我的洛神红茶。

隔天下午上楼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！

石绵瓦做的屋顶，被强风掀去了一角，雨水顺势入侵，导致我的房间内积了5公分左右的水深。

我拿了张纸，摺了一艘船，让它在我房间航行。

“你看这样像不像“汪洋中的一条船”？”

“臭笨鸟！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的书都被淋湿了！”

蓉先把我的书搬到高处，然後下楼拿水桶和瓢子，一瓢一瓢地把水舀光，再拿着抹布，弯下身子，跪在地上擦乾地板。

“呼…弄好了。记得要拿书去晒喔！”

蓉擦了擦汗，松了一口气。

“嗯…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麽谢，一场电影就好了。”

“什麽电影？”

“还装蒜？当然要请我看一场电影罗！真是的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”

当天晚上，蓉又来叫我下楼去吃赌桌上的战利品--手扒鸡。

蓉留了鸡腿给我，看着她弟弟们很想吸住口水的表情，我不禁有些心虚。

然後她跟房东夸大屋顶的损坏程度。

“爸！你要快点叫人来修啦！”

房东很快地修好屋顶，并自动把房租调降1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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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了一个比较没有念书压力的星期天，我请蓉看场电影。

“我带我同学去，不介意吧!?”

“她自己付钱，我就不介意。”

“呵呵…笨鸟你真小气。”

“你喜欢看什麽类型的电影？”

“我喜欢周润发，他演的我都看。”

所以，我是跟两个女孩子去看枪战片。

“我同学长得如何？”

“唉……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“喂！臭笨鸟！你怎麽可以这样！”

“她是你同学，是身份问题；她长得如何，却是面子问题。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“呵呵…你又在乱掰了。”

“你也真是！我批评你同学的长相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可见你们的友谊有问题。”

“臭笨鸟！你欠骂！”

欠骂的不知道是谁，因为这场电影是一人出钱，叁人看戏。

接下来是一段寒冷的日子，此时的洛神红茶不仅仍是生活必需，还可带来暖意。

就像蓉叁不五时地买些热呼呼的红豆饼上楼来找我一样。

“这里真的好冷！”蓉总是呵口气在手掌，然後双手摩擦着。

“嗯…习惯了就好。反正是生於忧患，死於安乐。”

“呵呵…笨鸟，千万不要感冒了喔！”

“嗯…不会的。我没时间感冒。”

“别逞强。还有窗户别开那麽大，你那麽喜欢看长荣女中的学生吗？”

後来，蓉乾脆把我放在窗户边的望远镜给“借”走。

当天气开始让我脱掉外套时，我才惊觉联考脚步的迅速。

随着联考一天一天地逼进，压力便一磅一磅地往身上加。

念书的时间拉长，而洛神红茶则喝得更凶。

唯一的消遣，大概只有蓉上楼来浇花时，跟她聊一下天。

然後一起喝洛神红茶。

蓉虽然不再抱怨洛神红茶的酸，但我隐约可以从她的眉间读到洛神红茶的酸。

联考前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收拾准考证和文具时，蓉来敲门：“喂！大笨鸟，明天考试别紧张喔！”

“嗯…尽力而为了。”我开了房门应道。

“今晚早点睡，明天不要爬不起来。”

“嗯…好的。”

“那我下楼了，记得别紧张喔！”

“等等！再陪我喝……一杯洛神红茶？”我硬生生把“最後”两字吞入肚子里。

“呵呵…当然好呀！”

我又将一杯洛神红茶端给蓉，然後问道：“你还是觉得洛神红茶是酸的吗？”

蓉慢慢地喝了一口：“唉…大笨鸟，你没救了。洛神红茶真的会酸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其实是睡不着的。不是为了考试，而是为了即将随之而来的离别。

脑袋里装满的不是明天考试要用到的公式，而是离别前夕的不舍。

勉强睡了一下，睡梦中竟然出现蓉！

她在梦中还跟我说：“当君考完日，是妾断肠时。”

醒来後，我决定把剩下的洛神红茶包泡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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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考完後，虽然可以挣脱掉束缚我叁年的锁，但我并没有特别兴奋。

因为我同时也失去住在这个顶天房间的理由。

也许，我的生活将失去洛神红茶的味道。

而伴随洛神红茶而进入我生活中的蓉，是否也会失去？

打包了行李，准备离开洛神红茶。不，我是说离开这个地方。

而所谓的行李也只不过是一堆书而已。

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从不属於我；

属於我的，只是洛神红茶的味道。但我又带不走。

由於不是很习惯道别的场面，所以我昨晚已跟房东跟房东太太“知会”过了。

幸好蓉那时不在，不然我不知道当我说再见时，是否能如此轻易？

可悲的习惯又让我在今天早上六点半出门，但以前的离开总是可以回来，这次呢？今天其馀的习惯怎麽办？

傍晚六点半该在哪里包便当？晚上十点半该在哪里买条鸡蛋吐司？

凌晨十二点又该在哪里诅咒物理老师呢？

想把这串钥匙放入房东的信箱内，但钥匙就像有千斤重般，让我不能轻易放下。

但我又没有重新拿起这串钥匙的力气，或者该说是勇气。

彷佛对我而言，这串钥匙不只是钥匙，而是我归属这里的理由。

“喂！江边的笨鸟！你要走啦？”蓉的声音突然从楼上传来。

“嗯…是啊！你今天没上课？”我仰起头，望着在五楼的她。

“果然是笨鸟，我放暑假了呀！”

“嗯…”

“反正你已考完试，多留几天再走好吗？”

“这样不好意思吧！房东又不会再收我的房租，而且你们也得找新房客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”蓉在五楼沈默着。

我则在一楼沈默。

虽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，但我没藉口上楼，她也没下楼的理由。

这情景，很像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，在电视机前的僵持。

“嗯…那麽…再见了。”有沈默就得有开口，就像有开始就会有结束一样。

“再什麽见，你以後还是可以常来玩呀！”

“嗯…好啊！”

“你的发语词要记得改喔！别老是嗯啊嗯的。”

“你也是一样，在浴室脱衣服前，要先看看有没有浴巾喔！”

“臭笨鸟…臭笨鸟…臭笨鸟…………”

蓉一直重复着这句话，但声音却愈来愈小。

再见了，洛神红茶。

再见了，蓉。






9

念大学後，慢慢戒掉了喝洛神红茶的习惯。

可能是因为书开始念得少，所以洛神红茶也跟着喝得少。

大叁时，有次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Do…Re…Mi…Do…Re…Mi……我突然怀念起洛神红茶的味道，骑着机车跑遍附近的商店，却不再发现天仁的洛神红茶包。

原来逝去的，不仅是那段“春江水暖我先知”的岁月，还有洛神红茶。

既然洛神红茶已不再是我生活的味道，那麽蓉也应该离开我的生活了吧！

这期间，认识了不少个女孩子，我总是试着把这些女孩子想像成饮料。

大多数女孩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汽水，既甜又不能解渴。

我贪图的，也许只是汽水所带来的清凉吧！

偶尔也会有女孩像红茶，但加了糖的红茶，也还是太甜。

告别了青涩的洛神红茶，在考上研究所後，我渐渐地喝起苦涩的咖啡。

因为研究生日夜颠倒的生活，常需要靠咖啡来提神。

但我只会为了念书而喝咖啡，从不会为了喝咖啡而念书。

青涩的日子，当然也被苦涩的日子所取代。

但喝咖啡只是习惯，并不是生活。

去年某一个仲夏的夜晚，独自去逛夜市。

经过一个卖香水的摊位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

“江边的笨鸟，你也来逛夜市啊！”蓉的声音很兴奋。

“你怎麽也会在这里？”我的声音虽然也是兴奋，但却带点不解。

“我来卖香水呀！呵呵…真是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你也真是的，这麽久了都没半点消息。”

“你在念书还是工作？顺不顺利呀？日子过得好不好？”

“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怎麽没带女朋友来逛街？”

蓉劈哩啪啦地说着，我却只是看着她隆起的肚子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“我送你一瓶香水。这是有大吉岭茶香的香水喔！”

“以後你就只是大笨鸟而已，不再是“臭”笨鸟了。”

“这叫BALGARIPOURHOMME啦！义大利名字，你听不懂的。”

蓉依旧兴奋，招呼客人之馀，还送我一瓶香水。

“嗯…谢谢。”

“嗯啊嗯的，你的发语词还是没变。呵呵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看着她忙碌的样子，我便告诉蓉我先去逛逛，待会再回来叙旧。

“你要马上过来喔！我快收摊了。”蓉微笑的声音在身後响起。

不知怎地，我用比平常慢了好几倍的速度在夜市晃了一圈。

每走一步，便更思念洛神红茶的味道。

但就像青涩的日子不可能重来一样，我的舌头也丧失了对洛神红茶味道的记忆。

原来跟我告别的，不仅是青涩的日子和洛神红茶青涩的味道，还有青涩的恋情。

脑海里涌上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急着想跑上楼，而她却拖着不想走出浴室的往事。

蓉那时不得不走出浴室面对我，但我现在却可选择绕路避开她。

绕了路，经过一个凉水摊，竟然看到上面写着：“洛神红茶”。

心头一惊，我忍不住买了一杯洛神红茶。

只喝了一口，眉头便已纠结。

洛神红茶的味道，嗯……？

果然微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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